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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蹲在墓碑前，捏一管毛笔，小心地从小

铁罐中沾了些红漆，仔细临摹着碑上的字。

年岁有些久了，经年的日晒雨淋，碑上的字已失了

原有的颜色。工匠在雕琢时也不是很认真，姓氏笔划

多了些，便辨不清了笔路，只能估摸着描。

记得接到消息时，我进了项目部，尚在远离城市的

一个小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匆匆请好假，将

一些随身物品胡乱地塞进背包，便跑到对岸的公路旁

拦车。这里没有开往城市的专线交通车，在感觉漫长

的等待中，终于，一辆小货车在我面前停下了，听完我

有些语无伦次的请求之后，副驾驶室里坐着的人往里

挪了挪，算是给腾出了一个窄窄的空间。没有丝毫的

犹豫，我便挤了进去。到达县城，好心的师傅又将我送

到了汽车站。

终于，赶到外婆身边，见最后一面。

较之生前，躺在玻璃冰棺中的外婆越发显得瘦小，

像个孩子。雪色发丝被整齐地梳往脑后，露出瘦削的

面庞。轻合的双目，让我忽然间萌生出了一种错觉，外

婆，她只是又睡着了吧，同往常一般，坐着坐着便打起

了瞌睡。只是这一回，她不会再像调皮的孩子，在被唤

醒之后坚决地否认自己曾偷偷地睡着过了。因为她身

上套着的那件空荡荡的寿衣，让人觉得陌生，一种无法

忽略的疏离，蓦然间便拉开了她与这个世界的距离。

外婆被推进火化室的时候，我站在屋子外头，紧紧

地盯住那扇小小的窗洞。我想，外婆被火烧着的时候

一定会很痛吧，因为我的心也跟着痛了起来。从此，我

将再也见不着她了，再也不能笑着喊她，然后张开双臂

轻轻地拥抱她。这一刻，她一定很寂寞也很无奈吧，要

离开她所记挂的儿女们，还有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世

界，就这么一个人走了。所以，即便是眼也跟着心一道

痛了起来，我依旧坚持贴在窗洞前，看着那团火慢慢地

黯淡下去。

终究，我是陪着外婆走过了她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那

一段路程。我把这辈子对她的思念与回忆，一同装进

了盛着骨灰的小盒子里去，如此，她大约不至于太过清

寂了。

外婆的相片选的是她尚年轻时留下的，满头乌发。

旁边，是英年早逝的外公相片。他们在分别数十载后，

重新走到了一起。在另一个世界里，因为有了外公的

相陪，有仍在心底里爱着她的儿孙辈们每年的探望，外

婆，应该不会觉得孤单吧。

弟是在之后赶到的。弟蹲在墓前，用一张湿巾仔细

地擦拭小石头狮子身上积下的青苔，一脸肃穆。我将

弟带来的花篮与之前的花篮并排放好，用细绳固定住，

再蹲到碑后，认真地打上一个绳结。花篮是斜坡下去

道旁搭着的临时帐篷里买的，大多是向日葵搭了康乃

馨，毛竹片编的小篮子里头搁一小方花泥，浇透了水，

再插上花枝，那些花儿便能够张扬又热烈地开上好些

日子。外婆喜欢养花。每次来，大家都会记得带花。

我和弟彼此都未开口，想着各自的心事。

已近正午，陵园里人不多，便很清静。

山风呼啦啦地扯着枝叶，唰唰的摩擦声在寂静的陵

园中显得有些突兀。

终于，我站起身，隔着墓碑，看着仍蹲在地上的

弟。开始练习跑马之后的他，清瘦了许多。在我们这

一辈人中，只有弟是自小由外婆带大的，外婆便格外宠

他。姨舅们总是说，外婆是拿弟当小儿子来养的。外

婆去世的时候，弟也赶在我之前到达杭州，为外婆守

灵。

或许，此刻的弟也在想着某些事，一些同外婆在一

起时候的欢乐的事。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事儿，虽然已

随时光走远，只要回想起来，依旧还是会恍若昨日的

吧。

外婆在活到九十多岁后，一路见着她所爱的子孙们

相继成人成事，内心当是欣慰的，因此，她走得平静而

没有遗憾。

清明，原本便是一个让人们有机会静下心来去缅怀

亲人的日子。人们从四处赶回，聚到祖先的墓前，在向

躺在墓里的人絮叨他们没能参与的家常，这是一种思

念，亦是一种宣泄，最终归于血亲间情感的疏通与维

系。

这个有着阳光与轻风的安静午后，我立在碑后，弟

蹲在墓前，身后，是仍有树木生长着的低矮山峦。

新绿点点，在枝间，绽裂。

草木青
金杭（市直）

奶奶离开我们已近 30个年头 .奶奶一生
没有生育，父亲是奶奶抱养的。虽非己出，却

视我父亲如掌上之宝。因为我父亲被抱养的

时候已经有六七岁，父亲称呼奶奶并不叫娘，

而叫婶。

听父亲说，他是被亲奶奶以一担稻谷卖给

了后来的奶奶家的。亲奶奶家生了 6个孩子，
就靠爷爷一个人干活，穷得时常揭不开锅。留

着饿死还不如换一担粮食还可以救全家老少

之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把父亲给卖了。

父亲到奶奶家后没受过一点委屈。到了

该上学的年龄，奶奶就把父亲送到离家有 10
余里之外的英川去上小学，每星期都要来回跑

30几里路接送。要知道那时村里很多人家连
饭都吃不上，是没有几家有能耐送孩子上学

的。那是因为爷爷奶奶勤劳，家里人口又少，

所以父亲才过得这么幸福。

父亲 16岁在景宁读中学时，一天夜晚，劳
累了一整天的爷爷奶奶在火篾的光照下编畚

箕、剁猪草，干着干着就打上盹了。这时夹在

铁丫子上的火篾歪倒下来，掉在灶台旁的柴草

上。等到他们察觉时，已来不及扑救，熊熊烈

火吞噬了房子，周边几户人家也受到牵连，损

失惨重。

虽然该道歉的都道歉了，但对于失去家的

邻居来说，道歉已显得苍白无力，微不足道。

他们路头路尾对肇事的爷爷奶奶，常常白眼相

对，恶语相向。待不下去的爷爷奶奶只得背景

离乡去了江西。奶奶家出事后，爷爷奶奶怕年

少的父亲跟随他们受累吃若，又叫我原来的奶

奶家把父亲接回去。

爷爷奶奶在外颠沛了几十年，直到 1972
年才回老家。那年我 8岁了，是我和父亲去江
西把他们接回来的。

爷爷奶奶回来后仍住在原来那个村，没有

和我们住在一起。回村后的爷爷奶奶啥都没

有，等于白手起家。甚至连菜园地也被别人家

占去了。因觉得自己曾亏欠过乡亲们，他们也

没去要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去山

上没日没夜地开荒，并在田头地角种植茶叶。

没几年，别人家有的他们都有了，甚至还有猪

卖，还有茶叶卖。“勤劳致富”在爷爷奶奶白手

起家的道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奶奶很勤劳，也很善良。村里谁家有红白

事，不用别人开口，奶奶就去帮忙，洗碗洗菜、

磨米磨豆腐，有时一帮就是好几天，直忙到事

情结束。村里过年过节每家每户都要做黄粿、

做豆腐，做这些都是非常累的体力活。村里那

些媳妇有病的或是年老体弱的人家，奶奶都会

去帮忙，自己家的是放在最后去做。

我奶奶就我父亲一个儿子，又在外工作，

但因为我奶奶待人真诚又肯帮助乡亲，村里很

照顾他们。村里人亲热地叫她为“陈菜叔婆”。

1991年 5月 22日，是我一生不能忘却、惭
愧自责的日子。那时的我在距离奶奶家只有

10多里远的一个供电所上班。前些天奶奶托
人带信给我，叫我抽空帮她挖下地里种的番薯，

她说她挖不动了。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另一个村

忙“三类线路”整改，一时没空去帮奶奶。那时

的爷爷已经干不了活了。奶奶等了几天，见我

还未回去，就在 22日早上独自去山上挖地了。
在穿过一梯田的田埂时，从上丘田摔到下丘田，

昏了过去，在水里泡了三个来小时，等村人发现

抱回家时，已不会说话了，最终也没能挽回奶奶

的生命。

怀念奶奶
刘远平（景宁）

生命的逝去恰如秋叶，寂寂静静，飘飘渺渺。

叶落无痕，人生有轨。万物灵长，生死有时。

“清明时节雨纷纷。”似乎上天也读懂了清明的哀

伤，总在这个时节不停地泪流心伤。清晨五点，一场透

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思绪一下回到过去。

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父亲总要带上我们兄妹几

个去“拜坟年”。

这是老家的旧俗，自大年初一始，山上到处可见手

拎祭品肩扛锄头的人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

队，颇为壮观。乡里乡亲总喜欢在家人团聚的日子里

结伴去祭祖祈福，加上清明扫墓，每年，我们兄妹仨至

少有两次机缘去母亲的坟头祭拜祈福述说心曲。

在母亲的坟头，我会单膝跪地，默默地把自己的心

里话，一五一十地与她老人家分享。我知道，若地下有

知，母亲会倍感欣慰的，因为她心爱的女儿终没辜负她

的期望。在母亲的坟前，我也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祈

愿来年更上一层楼。

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到

龙泉市兰巨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离市区只有十公里的

乡中学。第一次去学校，母亲坚持要送我，无奈父亲借

来的“三轮车”载物有限，而她为我准备的行李又多，只

好作罢。临走，不擅言辞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

她认为最重要的话：“听校长的话，好好教书！”善良的

母亲说起话来总是柔柔的、软软的，很少使用感叹语

气，看得出来，这一次她特别认真。许是年轻不谙世事

之故吧，当时的我真的没有太在意她说的话，心里还直

笑她的“迂”。

母亲去世后，她不经意间说的几句话却日益明晰深

刻起来。是的，它一直烙印在我的心底，镌刻在我的心

上，不曾遗忘。它一直催我奋进，促我前行，不曾离

开。现在的我，终于有余暇设想，她简短的话里其实包

容了多少的意涵，又对我寄予了多大的厚望啊！而我

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那个年少轻狂的我，何曾为她

想过，为她那个被高血压所困扰的身体想过。

我的母亲 1933年生人，以她那个年纪的女人来说，
读过几年书，算是很幸运的了。所以，在我眼里，母亲

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不仅如此，她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

纯朴最善良的。在她的眼里，世上不会有坏人，人人都

是好人，不会心存恶念，不会算计别人。她与人的交往

也很简单，不争名，不争利。因此，在生活中，母亲常常

就是那个吃亏最多的人，奇怪的是，她也不在乎，从来

不抱怨。

母亲出殡那天，公元 1993年 3月 12日，植树节。久
雨初晴，温风和煦，前来吊丧的亲朋好友，都是一边哭

着一边絮叨着她的种种好处的。蓦然发觉，一个对生

活要求不高的女人是多么的完美，尽管她的人生之路

并不漫长。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这个愿望和

那个在人生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残

疾作家史铁生的愿望一样——“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

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可惜的是，这样的心，于我来

说，却来得太迟，太迟了。

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一生并没

有享过几天清福的母亲也能够因为她的女儿而骄傲。

虽然这几年，我一直在写一些有关纪念母亲的诗文，但

是，却怎么也不能减轻我内心深度的歉疚与痛苦，不能

减轻我绵绵的思念与怀恋。

“清明时节雨纷纷。”又是一年风清景明时。再次

想起母亲的话，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年少轻狂的

我，总以为生命是一汪不会干涸的海，等到死亡逼近时

才知道生之可贵。

梨花风起，点点哀思。掬一捧乡土，饮一杯乡愁，

点一瓣心香，抚一份忧伤，愿母亲大人安息。

清明祭
周新红（龙泉）

我们的节日·清明


